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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先走
如果说乐天酒店那边的人员还有点盼头的

话，温德姆酒店这边大家的心态就会随着检测
指标而波动，梁少文先烦躁起来，虽然自己没有
什么症状，但检测指标一直不理想，他心急如焚
的状态传染给了冷季轩，冷季轩也着急，想着最
起码自己能早点入住乐天。

球队中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2003年的中场
马钰均，其检测指标也高得出奇，而且下降得很
缓慢。他自己都无奈苦笑：要是按照这个速度，
我今年还能回家吗？

在海外的日子是难熬的，对家乡的想念首
先体现在了味觉上。乌兹别克斯坦饮食习惯与
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从入住赛区开始，国安代表
团就几乎没有接触过中餐，这让大家一度肠胃
上火。
后来，代表团发现在当地有一些中餐馆，而且

提供外卖服务，他们选择了送餐到门，但为了减少
接触，每周也只有一次，算是给大家改善伙食。

但吃到红烧肉的时候，球员想念家乡的心
理又多了几分，肚子却不舒服了，有好几个人吃
完后开始拉肚子。有人怀疑是不是新冠肺炎的
腹泻症状，后来闻了闻，鼻子还能嗅到臭味，这
才明白是肚子里没啥油水，突然吃了油腻，导致
肠胃不适导致的。（注：球员们发现，新冠肺炎患
者最明显的症状是嗅觉丧失）

好在当时全队34个人都在一起，孤独感并
不算强烈，在乐天的人员每天给温德姆的人员
鼓劲，温德姆的两位工作人员也劝慰被隔离的13
个人不要着急。为了让大家在两个酒店都不那
么无聊寂寞，其间大家还都换过房间，适应一下
新的环境，最起码从窗户往外看，不再总是同样
的画面。

在整个代表团的互相陪伴下，四周还算较
快地就过去了。
乐天酒店的人员及温德姆这边被认为有可能

能够拿到绿码的一共19人向大使馆申请了绿码。
在申请绿码的前一天，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一起开了一个会，议题就是确定一下绿码申请
下来后如何分批回国。

在这之前大家都急着回国，但当面临选择
的时候，反而没有人出来急于挤上这第一趟航
班。
“我留下来，你们先走。”作为代表团领队的

杨璞率先表态。这位球员时期曾经担任过国安
队长的领导者，第一个站出来承担责任。虽然杨
璞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骨子里还是有北京
爷们儿的那种责任感。

杨璞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代表团第一负责
人，是领队，而且又是职业球员出身，退役后搞
青训，这批预备队的孩子很多都是他看着长起
来的，他留下来能够有稳定军心的作用。

但最后通过开会讨论决定，杨璞率第一批
可回国人员先走。原因是，第一批回国人员应该
是人数最多的，他们也需要一个领导者，作为第
一负责人的杨璞，带最多的人走是应该的。第二
个原因，杨璞作为第一负责人，需要在回国后将
此次亚冠经历全程向俱乐部及周金辉董事长做
一个汇报，并将在塔什干滞留人员所需要的一
切援助提出来，这样对后续人员的归国有很大
的帮助。第三个原因，杨璞虽然有外语交流的能
力，但并不是代表团中外语最好的，在一些特殊
情况下，还是需要有外语更好的同事来处理善
后事宜。

杨璞不想当孩子们眼中的“逃兵”，但会议
中大家的讨论结果是合理的。某种意义上来说，
杨璞并不是“逃兵”，而是要去“求救”的那个人，
他肩膀上的责任并不轻松。

大使馆的绿码批下来17个，但俱乐部方面从
航空公司只拿到了15张机票，当时滞留塔什干要
回国的华人太多，正常渠道下只能拿到这么多票。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不想放弃，大家开会筛
选出可能会被留下来的两个人，一个工作人员
和一个球员段德智。主要是因为他俩在过往检
测时曾经出现过指标偏高的问题，担心一旦入
境后再检测出问题，反而得不偿失，并且会给后
续归国人员造成困扰。但他俩同样收拾了行李，
同样去了机场，抱着万一的希望，如果能有退票
的，就走一个是一个。
可是希望落空了。
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神情落寞地回到了

乐天酒店，大家安抚了他们两个人，一起留在塔
什干。

临走前，杨璞向继续驻留的人员提出一个

建议，所有人都从温德姆酒店搬到乐天酒店来，
“放弃”温德姆。

杨璞认为，乐天酒店的防疫意识明显强于
温德姆，而且让大家换个酒店，换个环境，对心
情也是一种调剂。而且，乐天酒店的伙食更适合
东方人，最起码米饭、面条这些东方口味的食物
可以满足滞留人员的基本要求。此外，酒店还有
个健身房可以供球员们进行日常的身体训练。
8月19日，第一批国安代表团成员回国，剩下

的滞留人员共19人搬到了乐天酒店，他们就只能
等待8月26日的航班。这次，国安代表团滞留人
员再次向大使馆申请绿码，除了已经拿到绿码
的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外，大使馆又批下来6
个绿码。但是俱乐部方面仍然没有拿到足够多
的机票，只有4张。

这4张票给了段德智和那名工作人员，另外
两人是谢龙飞和梁少文。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入境到了机场，又出了
问题。

“无期徒刑”
其中一名国安人员在入境的检测中又发现

指标偏高，被拉到医院进行采样检查，后来在其
样本中发现了核酸呈阳性。

而不巧的是，这个阳性成为了8月26日这趟
航班中第五个检查出呈阳性的病例。根据民航
方面的防疫要求，航班发现超过（含）5例阳性感
染者，就要熔断。

本来，这趟航班之后，在9月初还有一次航
班，随后才开始熔断。周金辉董事长也希望趁着
这9月份的最后一次机会，让全员都一次性回
国。在这个过程中，周董也多次向有关部门进行
了沟通，希望能够达成俱乐部的请求。
而另一方面，在塔什干剩下的15个人也都打

点好了行装，将希望寄托在这9月份的最后一次
航班上，大家甚至都已经离开了酒店，前往机场
等待，归国之心可见一斑。
然而，最终15个人心灰意冷地又回到了乐天

酒店，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周董在内做了很
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
更糟糕的消息随后接踵而至。9月份的航班

熔断了，接着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文件，短时间内
不再审批入境绿码。这让滞留在塔什干的国安
人员情绪陷入了冰点。“无期徒刑”的痛苦就在
于，你永远不知道何时能够解脱。

人的情绪就是这样，如果是34个人都在一
起的时候，大家恐怕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孤独和
恐慌，而当有一部分人离开的时候，剩下的人所
承受的煎熬其实是会加倍呈现的。航班再次熔
断，也就意味着至少要再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候，先期归国的杨璞已经向俱乐部
汇报了情况。周金辉董事长非常重视，责令总经
理李明和俱乐部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尽快将滞
留的国安俱乐部人员接回国。同时，周董明确同
意了包机的申请，目的就是让滞留的国安人员
早点回家。

但包机方案的申请和审批，也需要一个很
长的时间。
失望是肯定的，但生活还要继续。滞留的人

员一边向我国大使馆咨询情况，一方面互相开
导。工作人员会主动过问球员们的状态，小球员
们也很懂事，反过来也会安慰工作人员不要太
辛苦。有球员说，这个时候真的能够感觉到团队
的重要。
只要坚持，好消息迟早会来。

过了“十一”国庆，大使馆开始放开绿码申
请，航班再一次复航的时间定在10月14日。

而且，那段时间中国国家队的12强赛开始
了，滞留人员能够有球看，对他们的生活也是一
个很大的调剂。

这个时候，滞留人员又出现了新麻烦，大家
的签证过期了，代表团滞留人员中的工作人员
又跟大使馆多次交涉，使馆方面答应可以帮助
包括国安俱乐部滞留人员在内的滞留华人解决
签证问题，但是可能无法赶上14日的航班。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15个人盼望着能

够乘上在10月28日的航班飞回北京，飞回自己的
家中。但这一次，俱乐部方面只弄到了五张票。
周董在后方的努力，滞留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的
沟通，滞留球员互相的隐忍，这些到最后都被航
空公司打了个“三折”。

没办法“能走一个是一个”，塔什干这边，冷
季轩做好了准备，他跟着五个拿到机票的队友
一起去了机场。巧合的是，球场上的“机会主义
前锋”冷季轩很幸运把握住了这次机会，他在机
场等到了一张退票。

可就是这六个第三批归国人员里，又出现
了麻烦事。在入境检测时胡嘉祺又遭遇到了跟
之前队友相似的情况。

最后九人
在西安入境的胡嘉祺被检测出呈阳性，这

个消息传到了俱乐部，俱乐部方面跟滞留团队
进行了沟通，觉得这完全不可能。此前，胡嘉祺
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但入境检验却非常严格，将胡嘉祺拉到了
医院，并且要对其进行“治疗”。这可吓坏了胡嘉
祺，因为运动员用药必须非常谨慎，弄不好会造
成不良后果。俱乐部方面马上联系人员前往沟
通，胡嘉祺的家长也出面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
强烈要求胡嘉祺入院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避
免出现入境检测可能会出现的误差。
果然，胡嘉祺的再次检测平安无事。但入境

方面仍然将胡嘉祺列为“无症状者”。“无症状”
在民航防疫规定中，也是五个熔断指标之一。

在此前10月14日的航班中就出现了五名阳
性，这一下航班又熔断了。
此时，滞留塔什干的国安人员，还有九个人。
对于这九个人来说，他们近乎崩溃。
航班要想恢复还要再等至少一个月的时

间，而即便恢复了，根据此前的情况，俱乐部也
不一定能够拿到足够的机票，万一再留下一批，
而航班又熔断一个月的话，那恐怕最后的人可
能要在塔什干过年了。

而且，国内的疫情自从“十一”国庆过后明
显紧张起来，随着天气转凉，各地都采取了更为
严格的防控措施。

天气转凉，塔什干的气温一天比一天低，留
下的九个人他们背包里都还是6、7月份的短袖，
没有御寒衣物是他们面临的首先要问题。

在滞留的九个人中，有四名工作人员和五
名球员，这四名工作人员便四处采购御寒物品，
终于买到了足够的棉服。

由于有了胡嘉祺的前车之鉴，滞留人员非
常重视环境消杀，消毒液和洗手液都随身携带，
球员们去健身房训练，都会把健身房的器材喷
洒消毒液，回到房间后再向身上喷洒一遍。
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最早的一班民航是12

月初，而这趟航班能不能回国，剩下的九个人心
里都没有谱。剩下的人越少，心里越慌。万一最

后就剩下一两个人留在塔什干，可怎么办？
压力越来越大，有的小球员开始焦虑，出现

了失眠的症状。九个人只能互相安慰，互相打
气。工作人员与国内俱乐部的教练和领导进行
了沟通，同意给大家做出了人性化的处理，毕竟
这个时候球员的身心健康同样重要。管理团队
规定，五名球员每天的基本训练可以不打卡，绝
对不可以抽烟，但可以少量饮酒，或者吃一些喜
欢的食品，不强令要求球员限制高热量饮食。不
过球员们很自觉，每天训练仍旧按照要求完成，
一支烟也没有抽，饮食方面也尽量控制，只是偶
尔吃顿涮肉来解解馋。

而这个时候，国内的队友和同事也没有忘
记他们，九个滞留人员会经常接到国内队友和
同事打来的视频通话，大家聊会儿天，扯会儿
淡，也是一种很好的倾诉方式。

面对这种滞留的情况，球员的家长急眼了，
他们开始不断地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反映，足协、
体育局、外交部能找的地方，球员家长们都找遍
了。

从天而降
这个时候，周金辉董事长要求的包机，审批

下来了。
包机的申请兜兜转转，经过有关部门几个

月的审批，在球员家长们不断的压力下，终于完
成了。尽管这个包机姗姗来迟，尽管这个包机比
航班也就早了半个月，尽管这次包机花费了几
十万———这对于目前财务非常紧张的国安来
说，已经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了。

但周董仍然坚持，用包机把剩下的九个国
安滞留人员一次性接回家，这不是金钱的问题，
而是责任的问题。

在最后的这几个月里，四个工作人员和五
名球员已经不分你我，大家成为了一个患难与
共的团体。

当包机降落在北京的时候，九个人的心态
终于平稳了，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或多或少
有些湿润。而不同的是，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希
望和遗憾。

之于希望，五名球员希望尽快恢复训练，跟
上队友们的步伐，早点进入一队。四个工作人员
希望早点结束隔离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人和孩
子，然后继续开始自己的工作。

之于遗憾，五名球员都想着如果同联城的
比赛能够拿着4分回家，至少也是这几个月以来
的一种安慰。而四名工作人员中，有人遗憾他的
父亲做心脏手术的时候，自己不在身边；还有人
遗憾他再也见不到自己家里两位祖辈老人……
157天，34名国安球员和工作人员，应该被记

住。
（本文节选自《北京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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